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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说是
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可国家
以粮为纲的政策，在农闲时只有集
体才可以组织搞副业。农户若是悄
悄搞副业，很容易被扣上投机倒把
的帽子。焦作是一座煤城，矿井里
需要大量荆片。除了生产队组织社
员集体编荆片外，农闲时节农户少
量编荆片，成了唯一的例外。

三年以上的黄荆枝条分杈很
多，毛茸茸的，俗称毛荆，是编荆片
的上好材料。种完小麦后，白天到
山上割来毛荆，晚上熬夜编荆片
子。按标准说，荆片子五根小棍当
骨架，用毛荆或其他藤条编成。编
片子男女老少都能干，捆片子需要
有手劲，则有男性来做。每十个捆
成一捆，码放得整整齐齐，等待马村
或者方庄煤矿的人来收购。那时一
个劳力日价值不到一元，每捆荆片
卖两元，这样就可以解决柴米油盐
之类的零花钱。

西村是山里的大村，那时大约
有1600口人。浅山地带资源有限，
人们就背着扁担跑近10公里，钻进
深山去，到甲板创大队的辖地割毛
荆，俗称跑山。跑山起早贪黑很辛
苦，单说穿的鞋，那可真是又重又硬
了——布鞋底子钉上平车外胎或者
马车外胎。饿了啃干粮，渴了找土
坑里的水喝，尽管水坑里漂有羊屎
蛋儿或者牛粪片儿也不在乎。

深山里资源再广，也经不起众
人日复一日地扫荡，日久之后两个
村子的社员自然就出现矛盾。

有一天，百余名西村社员进山里
割毛荆，傍晚陆续出山时，绝大多数
被甲板创大队的群众截住。任凭磨
破嘴皮，也不放行。大伙无可奈何，
只好扛着空扁担，拖着疲惫的双腿，
饥肠辘辘又憋着满肚子怒气返回。

一天放学路上，我看见在西村
供销社门前，许多人围着一辆马
车。挤进人群一看，才知道是村里
人截住了甲板创大队的马车，起因
就是他们村截获了西村群众割的毛
荆。那天马车怎样放行我不知道，
从此两个大队的矛盾升级，甲板创
人外出时不顺畅，西村人进山割毛
荆则是硬着头皮，偶尔还有群体冲
突。公社的武装部长因此还给西村
的一个社员上了手铐，送到了县公
安局，以致引起众多社员围堵公社
大门去要人。

二

黄荆又名荆棵、荆条，其根部长

出的嫩枝，两年内是笔直的细条，没
有或很少岔枝，故称荆条。因质地
坚韧，可以编出结实而又精致的器
物，用于日常生活，或者编成荆笆用
于滩涂、建筑、公路工地和矿山建设
等。

要说荆条编织的器物，实在是
太多了，木床上铺的荆席子，盛馍菜
用的篮子、筐子，生产时用的平车
挡、箩筐、草篓、背篓、驮篓、柿篓、花
眼篓等等全部是用荆条编成的。

荆条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真是
息息相关。农家办红白喜事时，如
果竹筷子不够用，顺手抽一把荆条，
用斧头一剁就可应急。荆条不光供
自己编织用，多余的也可到山外百
间房、待王的集市上卖掉。我家放
有几捆荆条，那是父亲从20多公里
外的青龙洞大峡谷里割回来的，两
米来高，特别匀称，一直舍不得用，
也舍不得卖。足足放了20多年，后
来没了用处，只好当柴烧了。

刚割下来的新荆条随时就可用
于编织，而放久的干荆条必须在污
水里沤到绵软之后才可编器具。编
织是一门手艺，不是人人都会。荆
席子是平面，比较好编，我结婚时大
铁床上铺的荆席子，就是二爷编
的。父亲是个巧手，编的箩筐底部
鼓鼓的，收的口则又紧又密，这样的
箩筐不仅美观，还结实耐用。上初
中时我曾经向父亲学习编箩筐，因
为没有手劲半途而废。在连平车都
很少的年代，箩筐是社员天天挑土、
挑粪离不开的农具。而现在秋天卖
柿子时还会见到它的身影，其他地
方几乎派不上用场。我知道本乡目
前只有洞湾村一户农家，还在做编
箩筐的买卖。估计过不了多久，荆
编这个手艺就会渐渐失传。

三

1972年，我们上小学四年级。
刚开始搞勤工俭学劳动，就是编毛
荆片子。每年春季、秋季都要搞一
次，每次连割带编耗时一星期。卖
掉荆片子后，可以免去每学期两元
的学杂费。

到了初中时，批判智育第一，大
搞开门办学，所以我们学校的劳动
课特别多，每学期都要停课一周割
毛荆编荆片。1975年春季，西村中
学搞的一项勤工俭学活动，就是打
荆坡。我们初二（九）班和上届的校
友，手持镰刀，翻过高红岭，到两三
公里外的焦峪沟。那条沟里是早已
荒弃的梯田，师生们割掉一丛丛圪
针，把老荆疙瘩平了茬，好让明年长
出新荆条。饿了啃干粮，渴了有大

铁锅熬的汤，就这样在荆棘丛生的
荒山野岭一连干了好几天。第二年
春天果真是长出许多嫩荆条，秋后
周围村的人割走不少，学校收益很
小。后来形势变化，不再搞开门办
学，师生们辛辛苦苦整理的那片荆
坡自然就荒弃了。

提起上坡背荆，还有一个笑
话。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我爱北
京天安门》长大的，出于对伟大领袖
的无比热爱，特别向往首都北京。
邻居一个小伙伴的姑姑家在京郊，
他扯起天安门，伙伴们围成一圈听
得入迷。土里刨食的父母们想出
门，就是有路费盘缠还得经过生产
队长批准，孩子们想去逛北京那就
更是白日做梦了。所以一旦有小伙
伴说想去北京，家长就会说：“别做
梦了，还是老老实实上坡背荆去
吧。”背荆的时候想北京，真是苦涩！

四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有水
快流的宽松政策，小煤窑星罗棋布，
有集体的、联户的，还有个体的，对
荆片需求量特别大，这给许多农户
增加了不少收入。据说西交口村一
户人家参股小煤窑赔了钱，全家人
齐心协力，依靠割毛荆编荆片还清
了巨额债务。

地下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焦作
经济转型，星罗棋布的小煤矿早已
关闭，荆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编
荆片这项劳动一去不复返了。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荆席子、荆篓和箩筐
成了古董，荆笆已被更好的建材取
代，荆条已从农家心中失宠。所以
山坡上荆条比以前生长得更旺盛，
荆花开得更稠密。

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毛荆除了
会巨大的生态价值外，就是它无法
估量的经济价值——蜜源。因为花
期长，产量稳，荆花蜜有着四大名蜜
之一的桂冠。

每逢初夏时节，山坡上荆花就要
开了，祖国各地的蜂农从四面八方会
集到太行山南麓的焦作北山赶花
期。南太行的荆条就是这样，年复一
年源源不断地为人们奉献着甜蜜。

□郑乃谦

南太行到处是漫山遍野的灌木丛，可

人们对黄荆情有独钟。四大名蜜之一的荆花蜜

滋补了亿万人，而年少者怎会知道，黄荆曾经养

活了山里人。这种很不起眼的灌木，承载着山里

人别样的记忆，山里人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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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小董，唱大戏
口述：姬巧玲
整理：王保友

【姓氏文化】
【小董故事】

□王保友

“

2024年8月，骄阳似火。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
院盛情接待乌克兰工程院外籍院士的到访，也迎来
一拨拨卫健委、公立医院的组团考察。

乌克兰工程院外籍院士、深圳市汉科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明杰，水木清合生物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济源市政协、济源市卫健委、济源市中医
院、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宝鸡市第五人民医院（宝
鸡西机医院）、修武县中医院等单位的领导班子成
员、临床一线专家，纷至沓来考察、观摩。如此庞大
的阵容，如此密集的到访，何以青睐于焦作中海中医
肿瘤医院？答案只有两个字——靠谱。

通过考察、调研，大家一致认为，焦作中海中医
肿瘤医院注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癌症患者提供
个性化、精准化的治疗方案，疗愈率有目共睹，凭借
中医药治疗食道癌的核心技术，鳞状细胞癌治疗领
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铸就了医院品牌。期待与中
海医院达成战略合作，建立中西医治疗肿瘤领域的
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医疗协作、专科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造福更多的肿瘤患者。

医学界的同人还就多种抗癌药物的生物实验，
中药提纯方法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中药
有效成分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也许，很多人不一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亲
的人不是父母，不是子女，而是老伴。父母会先你而
去，子女总会有自己的家庭，能陪你走到最后、不离
不弃的就是老伴。老伴的爱，经历生死考验后，才是
最真的爱。

我的一段漫长曲折的辛酸求医路，见证了我和
老伴老包的生死相守。

2014年，我被确诊恶性淋巴瘤，伴肝胃区间、肝
门区、胰头周围及胃小弯侧的淋巴结肿大。北京、郑
州等地医院的专家几乎给出了一致意见：“您的病太
晚了，身体太弱了，就不要太过折腾了。回家多吃点
好的，多陪陪家人吧”。按照常人的理解，可能我的
生命就此将进入倒计时。陷入绝望状态的我与老包
抱头痛哭，整天茶饭不思，以泪洗面。

我对老包讲：“既然我的病治不好了，就没有必
要拖累你和儿女们，不如放弃治疗吧”。他一边鼓
励、照顾我，哄我开心，一边四处打听能够让我活下
去的治疗办法。有一天，老包兴高采烈地说：“你别
天天待在家里胡思乱想了，我带你去武陟县小董村
散散心，那里的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呢！”最终，我经不住他的
劝说，被连哄带骗带到了小董的焦作中海中医肿瘤
医院。

多少大医院我都去过，人家都没办法治的病，凭
中医哪里能治得好？好在该院医生并没有计较我的
抵触，耐心讲解了一些疗愈病例。老包也劝慰我说，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就这样，我就抱着“死马当活
马医”的想法答应下来。没想到，连着20天服用张中
海大夫开的中药后，市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显示：我
的身体康复了。

我和老包当即定制了一面锦旗，还邀请洛阳市
豫剧团在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大楼前，连唱了5天
大戏。

后来，我们还请过几次豫剧团去中海医院门口
唱大戏。去小董，唱大戏，是为了感谢救命恩人，也
是为见证我与老包不离不弃的爱情。

客自他乡来
□王保友

冯姓是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姓源为姬
姓、归姓，其他冯姓则由外族改姓而来。冯氏最初
发祥于河南省荥阳地区。武陟县小董乡小董村现
有冯姓40余人，有6代传人。

冯姓溯源

民国初期，武陟县大虹桥
高庄（现为大虹桥乡东高庄、西
高庄）本土的冯振海四兄弟逃
荒，北渡沁河，在小董乡高村短
暂生活一段时间后，有兄弟三
人各自辗转往他乡，自寻生路，
从此杳无音信。

冯振海（在兄弟四人中的
排行不详，生卒年份不详，配偶
享年约100岁）则以一根扁担、
两只箩筐，担着长子冯明山、次
子冯明高，落脚于高村西边的
小董村，以打铁为生。他悉心
照料村里的一位无儿无女的孤
寡老太太，直至为其养老送终，
继承了一座三间头的小院。因
翻盖破败的房屋缺少木料，就
以大虹桥高庄地基的祖业置换
邻居宅院的树木翻盖了房子，
从此落户小董村，是为小董村
冯姓始迁祖。冯家铁业日渐隆
盛后，在小董置办了一些种植
牛膝的田产。

冯姓传承

早年，冯姓第二世传人冯
明山请风水先生在小董村北遴
选占地四亩的祖茔时，得赠德、
安、贵、忠、祥等五字。因其膝
下无子（仅有一女），就把这五
个字用在了胞弟冯明高的五个
孩子身上，名曰止德、止安（现
年88岁）、止贵、止忠、止祥（现
年74岁）。

据冯姓第三世传人冯止安
回忆，在解放前饱受饥饿的年
代，冯家人吃苦耐劳、省吃俭用
积攒下来的钱，足足能够买上
40石麦子。1945年间，国民党

杂牌队的匪顽获悉冯家钱
财甚巨后，便以私藏枪

支、图谋不轨为由，把冯明山抓
到村公所就是一番毒打。无奈
之下，冯家人只好以钱换人。
冯明山被放回来不久，便撒手
人寰。

冯姓第四世传人，分别是
冯止德之子遂城、古孬（因母逝
后家贫送人）、冯孬（继母所生）
三子。冯止安之子保定、保平
（已故）、保忠。冯止贵之子太
行、小超。冯止忠之子卫华。
冯止祥之子小辉。

冯姓第五世传人，分别有：
冯保忠之子新科，冯保定之子
晨杰，保平（小毛）之子蓓磊、卫
华之子振振，小超之子永涛，太
行之子小波等，各传有一子。

一门三代八从戎

抗日战争后期，冯家开的
小董村铁匠铺曾有一个学徒，
真实身份是八路军的侦察兵。
冯家五兄弟接受革命思想的熏
陶，怀揣保家卫国的情怀，先后
参军入伍。

1949年5月，新乡市和平解
放时，冯止德作为国民党部队投
诚人员加入解放军，任北京某部
通讯兵，1951年返乡。1957年
至1963年，冯止安在北京空军某
部服役7年，1963年下放返乡。
1963年至1968年，冯止贵在安
阳某部服役。冯止忠曾服役于北
京中南海警卫部队。冯止祥约在
1972年参军，于北京某部服役
10余年，后至开封某部，曾任职
营长。

冯止德的长子冯随成，约
1972年参军，服役于北京中南
海警卫部队。养子孙长友，20
世纪70年代服役。次子古孬
的儿子小战，曾服役于北京国
旗护卫队。

冯氏名人

冯保忠，1973年出生，武
陟县小董村人，历任武陟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常务

副主席，武陟作家协会理事，武
陟县黄河文化研究会成员，武
陟县政协文史专员，被授予“焦
作市十大好乡贤”“武陟县村
宝”“焦作市乡村读书好榜样”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焦作市
级农民宣讲员”等荣誉。

（受访人：冯止安，88岁、
冯保忠，51岁）

图① 冯止安与冯保忠父
子接受采访。

图② “焦作市十大好乡
贤”冯宝忠。 张明伟 摄

①①

②②


